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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大风狂飙，

席卷万里，

马蹄踏处，

即为大唐！



第一卷【幽灵骑兵】



第一章  海市蜃楼

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但张迈却觉得自己如同身处上古传说中那个十日时代，酷烈的阳光就像要蒸干身体

里的所有水分，靴子踩着黄沙，也是咂咂作响，发出让人难受的声音。

就连风，也是干燥的，空气中没有半点湿润的因子，这里是亚欧大陆最深处，东西南北离太平洋、大西

洋、印度洋、北冰洋都有万里之遥，海水汽云根本到不了这里，能为这片土地带来湿润的，只有从亘古

冰川上淌下的河流。但这里却是沙漠。

和驴友们已经失散了两天了，又在沙漠中迷了路，张迈开始后悔这次的旅行。

好死不死，山清水秀的苏杭、四季如春的云南、古迹如云的西安都不去，上海北京那样的大城市更是腻

了，偏偏就很想看看大漠，看看黄沙，看看雪山，看看绿洲，看看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骑一下天下无双

的汗血宝马，品味一下名扬千古的丝绸之路，于是储够了钱和假期，从兰州开始，一路跑到这国门之外

的中亚来，刚刚见到大漠、草原、雪山、戈壁的时候，倒也是心胸为之一畅，天地为之一宽，但现在张

迈却后悔得要死。

来这种旅游产业开发得不够完善的国度自助游，实在是件危险的事。

摇一摇水壶，将最后一滴水吸进嘴里去。

“妈的，再遇不到人，我只怕真要死在这里了。”

啪一声，脚好像踢到了什么东西，一看，竟然是一堆死人骨头！

“呸呸！晦气啊！不行，得赶紧走！要不然真会死在这里的。”

赶紧加快脚步，看着指南针不断地往东——从发现迷路那一刻开始，他就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走，在沙漠
里迷路，认定一个方向走总胜过没头苍蝇般乱窜。可是走了不知多久，又看见了那个骷髅。

“糟糕，难道指南针坏了？”

在第三次看到这堆白骨的时候，张迈烦躁地将指南针一摔：“无良奸商啊！这种救命的东西也不将质量
做得好一点。”

从迷路那天开始，手机就一直打不通。

而这时，沙里的指南针又忽然乱转起来，转得比风扇还快，好像周围的磁场发生异变一般。

“邪门……邪门！”

但这时张迈已经没什么力气了，就坐在白骨旁边，要想个办法来走出眼前的困境，脑袋偏偏却一片空

白，眼角扫了一眼那堆枯骨，这个可怜的人如今已经烂得没一点肉，看来已死了不知多久了，骷髅旁边

有一个特制的袋子，摸上去质料有些奇特，袋口不是用拉链而是用纽扣扣住的，张迈好奇心发作，小心

翼翼地打开袋子，里头掉出几件东西来，一件是个卷轴，有点像电视里见到的圣旨，轴骨竟像是玉的，

没有一点瑕疵，一件是个鱼形令牌，此外就是一个匕首！

匕首的柄竟然也是银制的，纹着一个麒麟头，抽将出来，寒光砭肤，看来不是一件凡物。将那卷轴打

开，竟是竖排繁体字！繁体字虽然看着吃力，但也不至于不认得，可是通篇读下来，却全部都是古代中

央朝廷的语气。

天，还真是圣旨不成？

张迈文言文的功底一般般，那些圣旨的修辞看起来有些艰涩，有些字甚至不大认得，但读了两遍还是了

解了个大概，知道这道圣旨是在表彰一个叫郭昕的人，说他在危难之际为国守土有功，为此任命这个郭



昕的做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同时诏令他麾下的四镇兵将升迁七资。

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升迁七资？

张迈的历史知识普普通通，中学时背历史教科书应付考试，这么些年过去，大部分都还给老师了，有些

弄不明白这些官衔和术语，但节度使他还是知道的，在古代好像是省长级别、军区司令的大官啊。至于

安西，从字面看来，应该是国家在西面的行政区域建制，加上这圣旨发现的地方，推测起来，或许就是

古代管理西域的衙门吧。

再看看圣旨所标的年号，竟是“大唐建中二年”！

“唐朝！”

张迈忽然觉得有些口干舌燥。

那可是一个遥远而又梦幻般的时代。至于建中二年具体是什么时候，他就不知道了。

“如果这是真的话，这家伙在这里躺了一千多年了？”看看那堆白骨，他忽然打了个哆嗦，“我不会也和
他一样，就死在这里，等一千多年后又有一个倒霉鬼来发现我吧……”

手里这三件东西，如果是真的话倒都是古董，现在古玩行情好，拿回国去，只怕能卖个十来八万的，运

气好的话也许成千上百万，但现在张迈却不想要千万身家，他只要一壶水……

眼睛有些迷糊了，他看见远处出现了一场战斗的情景，哦，不对，应该是一场屠杀：一伙面目狰狞的外

族人，正骑着马，拿着刀剑在屠杀一群穿着中国古代服装的人。

没有声音，只有影像，就像一出电影默剧……

是幻觉吗？还是海市蜃楼？

影像中的中国人不断奔逃躲避，一些武勇的男子奋力抵抗着，但许多老弱妇孺还是没能逃过外族人的快

刀。

喉咙里的鲜血喷了出来，还有孩子被弯刀划破了肚子，肠子都被拖了出来！

这不是电影！

那种血腥的场面绝不是特技，没有声音，但从这些老弱妇孺张口的神情中，张迈却仿佛听见了他们的哀

号与呻吟！外族人却在大笑，一边驾马踩踏地上那些还没死透的老弱……

虽然自己已经身陷绝境，虽然明知道眼前的一切都只是影像，但张迈还是看得怒火中烧，几乎就想冲上

去，不过他却没有力气了。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难道是几百年前的事情留到现在吗？海市蜃楼能将影像保存这么久？”

刀光一闪，一个少女砍翻了一个屠杀者，救出了一个小男孩。在他身后，冲出了一队古代中国骑兵。

“好样的！”张迈赞了一句，但由于干渴，已经发不出声音了，跟着便见那少女的面目更加清晰了，虽然
脸上沾着风沙与血污，但那五官却很标致，竟是个不到二十岁的美眉呢。

张迈越来越没力气了，身体很累，很累，似乎连撑开眼皮都很难了。在迷迷糊糊间，他仿佛看见远处有

一头骆驼走来，骆驼上有一个年轻的女人。

“又是幻觉吗？”

骆驼走得更近了，骆驼下的年轻女人跳下来，走近自己，她的面目也更清晰了……



啊！竟然就是刚才海市蜃楼中的那个古代美少女！

她从海市蜃楼中走了出来了？

不对，这应该也是海市蜃楼。

不过更靠近了看，她也还真是漂亮，英姿飒爽的，没有半点矫情，在都市里，在办公大楼内，张迈可从

没见过这种气质的女孩呢。

女孩蹲了下来，张迈则伸出手去，想临死前摸摸这个女孩的脸——尽管知道这一摸上去手一定会从影像
中穿过去，什么也摸不到。

他的人实在没什么力气了，还没碰触到“影像”的脸，手一软，竟搭在对方的胸脯上！

软绵绵的……

再按一下，捏一捏……

还是软绵绵的，貌似还有温度，手感爽极了……

实体？

这不是幻影？

女孩本来是在探查张迈的情况，哪知这个家伙临死之前竟然还对自己伸出咸猪手！两条柳叶一样的眉毛

竖了起来，伸手就是一巴掌！

啪——

好大的力气啊……

脑袋嗡的一声，张迈终于晕了过去。



第二章  长安特使

左边脸颊还热辣辣的疼，嘴唇却感到一丝清凉，好像是水。

身体好像渐渐有了力气，在看到东西之前，先听到了声音，有许多人在说话，那口音有些古怪，有点像

粤语，又不完全是，似乎南方话和北方话的的因素都有点儿，但依稀还是听得懂——是中国话。

得救了？

“啊！特使好像醒了！”

特使？

张迈吃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好像是躺在一个山洞里，几个人围了上来，其中两个是五十多岁、穿着

古代衣服的老家伙，一个中年汉子，一个青年，不过让人欣喜的是那个英姿勃勃的美眉也在其中，只不

过和张迈眼神接触的时候，她赶紧将眼光一开，略显羞涩。

“特使，你醒了？”最老的那个人开口说。张迈不是语言学家，没法从口音中分辨出他是哪里人，但听起
来就像某个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很不“标准”。

“什么特使？”张迈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沙哑，可能是干渴太久的缘故。

这群人在干嘛？演戏吗？张迈知道沙漠中偶尔也会有一些剧组来光顾的。

“尊驾不是特使吗？不是长安来的特使吗？”另外一个老人说，他的模样，有些凶狠。

“什么长安来的特使？”

长安？好古典的叫法啊，那个城市，现在不改名叫西安了吗？

“尊驾不是特使，那这……”先前那个老人取出那圣旨来：“这圣旨如何会在你身上？”

张迈脑袋有些嗡嗡作响起来，隐隐感到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他见那个老人眼睛里射出警惕甚至质疑

的光芒来，感到如果自己一个应对不善，或许就要出事。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你们究竟是谁？”

那些人对望了几眼，那少女说：“我看……特使也许是累了，身体还没恢复，所以神志有些模糊。”

最老的那个老人点了点头，似乎认同了那少女的说法。

“汾儿，你留下，照顾特使。”

他们走开了，在离张迈七八步外的地方围聚着，小声商量着什么。张迈隐约听见什么：“难道他不是特
使？”“可他说的话是华言啊……”“华言是华言，可他的口音不对。”“虽然不对，但也不是胡音，咱们大
唐幅员辽阔，方言众多……或许……他是什么地方的人。”

随着逐步清醒，张迈的脑子也越来越清晰，他想问那个美眉：“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是什么人？”但话到
嘴边，却变成了：“你叫汾儿？”

少女嗯了一声，似应非应。

“我晕了之前好像对你……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美眉的脸红了起来，忽然叫道：“爹，他好像全醒了。”

那几个古怪装束的人又围了上来，然后那个有些凶狠的又是那句话：“年轻人，你究竟是不是长安来的



特使？”

张迈直觉地感到，如果现在就老老实实地否认，只怕没好事。

还是别回答，先问问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才醒来，你们就忽然问这问那的……”张迈说：“我倒想问问你们，你们是谁！还有，我的东西呢？”

他发现自己的包袱，还有那三件古董都不见了。

几个老人又对视了一眼，终于，最老的那个拍了拍额头：“哎哟，是我们的不是了。”

“怎地？”

那老人说：“我等只想着辨明他的来历，可特使也得知道我们的来历，才能表明身份啊。特使从长安到
这里，沿途万苦千辛，总不能碰到谁都和盘托出。”

另外那个老人道：“是，是。”

张迈听他们还是认定自己是什么“特使”，心中好笑，又听那老人说：“特使……”他想想张迈还没承认是
特使，就改口：“这位郎君，老朽叫郭师道……”指着那面向有些凶狠的老人：“这位是杨定国……”跟着
指着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这是我义弟安守敬。”指着一个二十岁出头，长得和他有点像的青
年：“这个是我的儿子郭洛。”最后指着那个美眉：“这是我的女儿，郭汾。”

哦，她叫郭汾啊，不过——

“等等等等！”张迈截住了他的话头：“你告诉我这一堆名字有什么用！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

心念一动，正想问你们是不是少了个跑龙套的，在背剧本给我听让我凑个数啊？就听郭师道叹了一口

气：“郎君说的是，长安来的人，如何能够晓得我们这帮人的名字，不过，郭昕这个名字，郎君应该知
道吧？”

郭昕？有些熟悉啊……

忽然，那道圣旨上的字在脑中晃过——

郭昕！

张迈脱口而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

几个老人见他道破了郭昕的来历，脸上都露出欢喜的颜色来，越发认为张迈的言语对路，郭师道叫

道：“特使记得了？”

记得？不是记得，只是在圣旨上看到那个名字而已，而且——

他环顾眼前这几个人：“郭昕和你们又有什么关系？”

“郭昕是老朽的祖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安西四镇兵将的后人啊。”

“啊！”张迈郭师道到郭汾从老到小看了一眼，眼睛里透着不信。

开什么玩笑，唐朝兵将留在中亚的后裔？

张迈听说过缅甸那边有国军的后人，经过几十年还保留着血脉乃至军事建制，也听说过郑和下西洋时部

分人滞留在非洲几百年了还有后裔，不过都已经变得不像中国人了，要说唐朝留在中亚的兵将到现在还

有后裔……



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一千多年啊！那怎么可能？

他没说出来，但眼神已经表明了一切，郭师道和杨定国互望了一眼，郭师道说：“看来特使还怀疑我们
的身份。好吧，我就将我们的来历一一道来，让特使心中无疑。不过，长安那边和我们隔绝已久，我也

不知道特使你知道哪些事情，不知道哪些事情，实在不知该从何说起。”

“那就从头说起吧。”

“从头说起？好吧。就先说咱们安西都护府，咱们大唐对西域的统治，主要是设置了北庭都护府和安西
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管辖范围在天山以北，如今已在我们身后了。天山以南直到葱岭以西，都归安西都

护府管。”

安史之乱张迈还是知道的，天山张迈也晓得，他包袱里的中国地形图里标得很清楚，可葱岭在哪里呢？

啊，对了，经过喀什的时候，导游好像有提到，说葱岭就是现代地图上的“帕米尔高原”。

“安西都护府设有疏勒、于阗、龟兹、焉耆四大军镇，统称安西四镇，但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安西四镇
的驻军大部内调，河西走廊又被切断，也就是说，安西四镇不但自身的实力削弱了，而且与朝廷的通道

也被隔绝。在当时，这里真可以说是成了一块飞地。”

听到这里张迈想起了美国的阿拉斯加州，那个地方也是美国的一块飞地，中间隔着个加拿大，不过听郭

师道这么说，安西这块飞地显然是因为战争这个人为因素被隔绝的。

郭师道慢慢地讲述着：当年，大唐在西域的疆土一步步地沦陷，河西走廊被隔断，滞留在西域的唐民在

回纥人、吐蕃人、阿拉伯人的包围下彷徨无措，周围都是异族啊，而且都对唐民们虎视眈眈……

他的这一番话，算是给张迈恶补了一点关于安西四镇的知识，从兰州到喀什，沿途上导游倒也说了很多

和唐朝有关的故事，但出国门后，外国的导游就很少提到这片土地和唐朝有什么关系了。最多在吉尔吉

斯斯坦时导游说他们国家贡献了一个世界级的大诗人李白——开什么玩笑！李白是外国人？

张迈忽然想：“原来如此，这么说来，我来旅游的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
斯坦等，以前全部都属于大唐啊。当然我迷路的那个沙漠也属于大唐。还有阿富汗，是不是中国的？

咦，那个中亚导游怎么不说这个？”

他忽然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批人自称是安西四镇兵将的后人，难道是真的么？因为对方没理由搞

出这么大的阵仗来骗自己啊，又没有什么好处。要说这真是一个恶作剧，那这批人的演技也实在太好

了！

“难道这些人，躲进了深山老林，或者沙漠里的小绿洲，一躲就是一千多年，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就像
桃花源里那些躲避秦始皇的人一样，一躲几百年以至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可是很快地他就自己否认掉了这个推测：要一千多年与世隔绝，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同时，他的眼睛盯向这批人，但又觉得这些人不是在开自己的玩笑。他们的眼神都很认真。

郭师道似乎看出了张迈的怀疑，对那个英武的青年说：“看来特使还是不信。洛儿，把先祖留下来的鱼
符将出来。”

那个青年郭洛转身去取了一个小箱子来，箱子很陈旧了，却保存得很好，郭师道从怀中摸出一把钥匙，

珍而重之地将箱子打开，里面藏着些陈旧的文书，拿开文书，在最底下，才摸出一块鱼形的令牌来。

张迈的眼睛一亮，因为被一大群人盯着，这个细微的表情杨定国竟然也注意到了，他说：“特使果然认
得鱼符。”



鱼符？什么是鱼符？张迈不知道鱼符就是虎符，也就是中国历朝历代调兵遣将的印信，唐朝因为避李虎

的讳（李虎是李渊的祖父），所以将虎符改为鱼符，但这时张迈也不敢随便问。刚才他眼睛亮了一下，

不是因为他知道，而是因为他发现这块鱼符与他在骷髅边发现的那块鱼形令牌几乎一摸一样。

跟着，郭师道又拿出了张迈带来的那块鱼符：“我郭昕公当年曾派出十五拨使者，向长安发出奏表，可
是一直等到四镇相继沦陷也没有回音。我们在西域苦苦守候，为的，就是等到这块鱼符，还有这道圣

旨……”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郭昕公逝世之后，我们四镇后人仍然不肯绝望，直到今天，可等了不知
多少年了！”

“所以你们这一等就等了一千多年？”这些人的忠贞让张迈有些感动，但还是不大敢相信。

“一千多年？”两个老人面面相觑，一齐道：“没有一千多年啊。”

就在这时，洞外奔进一个年轻人来，叫道：“不好！回纥人找到这附近了，我们得赶紧走！”



第三章  扑簌迷离

洞口备有马匹，共有四十多匹马，比人数还多了一倍有余。

二十多人翻身上马，看到他们的动作，张迈对他们是大唐兵将后裔又信了几分——现代的都市人没几个
有这样的骑术，可这二十几个人无论男女老少个个把骑马当家常便饭。

郭洛牵了一匹特别神骏的高头大马交给张迈，理所当然地认为张迈会骑马，然后二十多人策马就“驾”，
他们跑出了一小段路程后忽然都停住，因为发现张迈还呆呆站在那里。

“特使，你干什么？快上马走啊，回纥人来了！”

张迈暗暗叫苦，骑马对现代人来说，哪有那么容易的啊，他在草原旅游时也试着骑过，但那是驯马师在

旁边把牵着，一步步慢慢地走，就那样张迈还觉得有些不稳当呢。要他像这群“古代人”一样翻身上马，
抽鞭快跑，眼下打死他都没那本事。

“唉，你病晕了吗？”

郭汾走了过来，指着自己的背后：“上来！”

张迈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但也听到有不善的马蹄声响起，便拉了郭汾的手翻身上马，坐在她背后，他一

上马，郭汾立刻抽鞭，几十个人便冲了出去。马背上颠簸得厉害，那感觉比骑摩托车还危险。

其实，马驮了两个人，速度并不比摩托车快，张迈感到心慌主要是出于一种陌生的心慌。

啊——

在摇晃中张迈竟然就把郭汾给抱住了，触手处又紧又软，这样抱住一个大姑娘的腰貌似不大好，不过马

背颠簸得这么厉害，周围又没个把手扶稳，也不好放开。郭汾脸又红了，却没说什么。

跑出了有十几里路，后面的马蹄声更响了，一回头，只见有五六个骑士追了上来，那些骑士的服装很像

海市蜃楼里见到的那些胡人，张迈更觉得不对劲了。

“是哪里不对劲？哪里？”

只听杨易对郭洛说：“把那五人解决掉，不能被他们黏着，不然我们跑不远！”

郭洛道：“好！”

两人故意落在了最后，就在那五个胡人骑士冲近的时候，郭洛和杨易施展回身骑射的绝技，连珠箭发，

五个胡人有三个相继落马，另外两个吃惊也不敢再跟了。

张迈看得分明：郭洛射出去的一箭贯穿了一个骑士的喉咙！

“杀人，杀人啊！郭小姐，你哥哥杀人啦！”

“杀人就杀人！你叫什么叫啊！”

张迈忽然又想起了那个海市蜃楼……对，在海市蜃楼里，郭汾也杀过人，而且那些骑士也在搞屠杀！

这些人的行为，根本都和现代世界格格不入啊！像把这种射箭杀人当做等闲的事情，也许在非洲某些部

落还存在，但在中亚，应该已经绝迹了才对。

啊，不对！

一个可怕的想法窜入张迈的脑海：难道自己之前的推测完全错了！不是这些唐军后裔在沙漠里迷失了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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